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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 9月，刚刚步入大学校门的新生们，几乎都会有一个固定的“行程”———参观学校的校史馆。
如果将一所高校的历史比喻为一条在时光长河中延伸的大路，那么校史馆就像是一本影集，它将这条路上最珍贵、最美丽、最振奋、最感人

的瞬间记录于此。翻开它，我们似乎可以在一张张照片、一个个展品中，聆听到这所学校跳动的脉搏。
而在这些展品中，我们总能找到这样一类展品，它们往往并不起眼，匆匆而过的观众甚至可能不会留意到它们，但对于这所校史馆，甚至对

于其所在的高校而言，它们却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在它们的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些故事，而这些故事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依然弥足珍贵。

对于现代人而言，对声音的存储与播放早
已不是一件难事，一部手机就能满足绝大部分
人的需求。但这样的便利却是自爱迪生发明留
声机之后，一代代科研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在电子科技大学，就珍藏着几台如今看起
来已经十分“古老”的录音设备，但如果将时间
倒回几十年，这几台“笨重”的录音机，却是当时
的一项重大创新。

它们是我国首批生产的商品化可抹可录磁
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

所谓光电记录技术，是上世纪 80 年代出现
的一顶世界范围的高新技术，在此之前，国际上
广泛使用的声音记录方式为磁记录。相比之下，
光电记录具有存储容量大、高保真、易编辑、可
长期存放、信息位价比低、抗干扰性强、无磨损、
工作稳定可靠等一系列优点，可广泛用于影视
音响、计算机及大容量信息存储等领域，因而，
它的大规模应用在世界范围内带来了一场信息
载体的变革。

作为光电数字录音机的主要记录载体，磁
光盘的商品化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上世
纪 90 年代初，磁光盘伴随国外先进仪器设备被
引入国内。但当时我国磁光盘市场并未像国外
一样迅速普及，市场发展十分缓慢。这在客观上
给了中国学者一个机会，而我国首批商品化可
抹可录磁光盘、光电数字录音机这两项高技术
产品，便诞生于电子科技大学（时称成都电讯工
程学院）。

这项成果自然来之不易。
从上世纪 80 年代起，著名磁性材料专家、

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张有纲便率领相关学科的数
十位专家，历经八年的艰苦努力，攻克靶材成分
及制造、镀膜工艺和光盘后序制作多项难关，终
使我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制备可抹

可录磁光盘技术并可将成果实施工业化生产的
国家之一。光电数字录音机作为当时国际最先
进的数字录音设备之一，相关技术也被攻克。

在当时，这两项成果顺利通过电子工业部
鉴定。由科技界、音乐界和广播电视领域的知名
专家组成的鉴定委员会，通过对其技术、产品的
严格测试考核，认为这两项高新科技成果已达
到了当时国际先进水平，对缩短我国电子工业
在高密度信息记录领域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
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可抹可录磁光盘和光电
数字录音机被广泛应用到多家广播电视台，并
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早已让这些
曾经风头无两的科技产品，消失在了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但它们中的一些成员仍然被部
分广播电视台永久收藏，成为我国广播电视
事业发展的见证，而被陈列在电子科大校史
馆的这几台录音机，除了见证广电事业发展，
也提醒人们，在先进科学技术进入寻常百姓
家的历程中，广大科研人员所付出的艰辛与
努力。 （陈伟）

不是所有的高校成立之时都有奠基祝词，
但 1934 年，当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成立时，
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却亲笔撰写了
一篇《国立西北专科学校奠基祝词》。这篇祝词
由戴传贤于 1934 年 4 月 20 日在学校成立大典
上宣读，其中，“民为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
滋”“树基务坚”四个章节的小标题还被刻在教
学大楼的奠基石上。

半个多世纪后，曾经的国立西北农林专
科学校已经发展为如今的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当初的那块奠基石却早已不知所踪。所
幸，戴传贤的奠基祝词并没有被人们所忘记，
而是以影印件的形式，被珍藏在了该校的校
史馆中。

当年的奠基石虽然不知所终，但石碑上所
书“树德务滋，树基务坚”几个大字，却成为西北
农林科大长期坚持的教育理念。“民为国本”“食
为民天”后来也演化为该校的办学理念“经国
本，解民生，尚科学”。

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诞生于中华民族内
忧外患的艰难时刻，在筹建时，该校就把面向生
产、重视实践放在首要位置。戴传贤在《关于经
营西北农林专校办法之意见书》中说：“此校应
一洗从前各地农林学校花坛式艺植之现象，易
而为辅助平民，增加生产，实际有用之新企业，
新经营。学风之应勤俭朴实，固不待言；而教育
之成绩尤不应在于讲堂上讲几种学程，颁几纸
毕业证书也。”

建校初期，学校各系、组的课程设置及教
学安排中，都非常重视打牢基础，培养学生实
际工作能力及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树德务
滋，树基务坚”的教育理念得以落实。

正因为狠抓基础，注重学生基本功的训练，
使得该校人才培养质量在建校初期就得到社会
认可。1946 年，全国高等学校学生进行统一考

试，国立西北农学院农业经济系和农业经济专
修科成绩突出，在重庆的复试中，前三名都是该
校的学生。这些令人瞩目的突出成绩，使当时的
教育界不得不对这个地处西北且成立不久的学
校刮目相看。

与此同时，国立西北农林专科学校自建校
以来，就一直将“树德务滋”的理念贯穿于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一贯注重学生思想道德的培养，
形成了优良的育人传统。1947 年，时任教务长
熊伯蘅将学校在德育方面的要求归纳为西农

“独自风格”———“朴素、切实、坚强、伟大”。这是
对当时西农校风的总结，也是对学生的鼓励和
要求。

2014 年，时值西北农林科大建校 80 周
年，该校用一块陕西当地的富平青石，重新制
作了一块奠基石，石碑通高 163 厘米，尾数为

“3”取无穷之意，在色泽黝黑的碑体上，“民为
国本、食为民天、树德务滋、树基务坚”的字体
苍劲有力，透过它们，人们似乎能够看到半个
多世纪前，先辈学人筚路蓝缕、辛勤耕耘的身
影，看到一种传承数代西农人的为学理念，在
历史与现实的辉映中不断传递。

（杨远远刘玉峰）2018 年 12 月，为弘扬“胸怀大局，无私奉
献，弘扬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西安交大
西迁博物馆正式落成开馆。如今已接待了全国
各地参观者 13 万余人，这座位于西安交通大学
校园内的博物馆满载着一个多甲子以来交大
科教工作者投身西部建设的光荣事迹。

1955 年，为适应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
需要，国务院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接中央
指示当月，交通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康即
率资深教授亲往西安踏勘校址，至 1958 年，
全校大部分专业及师生迁至西安，在田野四
围的简陋校舍中迅速开展教学和科研，扎根
黄土地艰苦奋斗。此后 60 年，西迁精神便是
交大师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生发，成为宝贵
的精神财富。

在西安交大西迁馆的众多展品中，有一件
看似普通，却有着举足轻重价值的展品。那是
一张粉色的乘车证，证件最上方印有“向科学进
军，建设大西北！”字样，左上角是一栋栋高楼
和书桌组成的漫画，左下角是列车疾驰的情景
插图，正中是卧铺号码、车次与日期信息，背面
则是乘车注意事项。

这张乘车证是由该校 1956 级涡轮专业校
友洪兴华捐赠的，2006 年，他将保存了半个世
纪之久的乘车证捐给了学校档案馆。透过这张
小小的乘车证，每位参观者似乎看到 60 年前的

那段火热的岁月。
1956 年 4 月，在中央的号召下，交通大学

师生员工、图书设备由上海铁路局安排通过西
迁专列运往西安。交通大学校史记载：“至 5 月
31 日，1000 多吨的教学用品和公私家具已运抵
西安。之后，实习工厂和有关实验室的仪器设
备以及图书馆的图书、教材也陆续运抵西安。”8
月 10 日，交通大学迁校首批大部队从上海徐家
汇站出发，“苏庄副校长和分党委的同志们，以
及校工会主席赵富鑫教授、一年级办公室主任
徐桂芳教授，几位基础课教研室主任殷大钧、张
寰镜、陆庆乐、张世恩、朱荣年等，带领着一千多
名师生登上‘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

上世纪 50 年代，上海到西安坐火车要经历
两天两夜的时间，虽然路途遥远，即将到达的终
点作为以后工作生活的地方，各种条件与繁华
的上海不能比拟，但这支科技队伍丝毫没有被
前方的困难吓倒，人人欢欣鼓舞，准备为落后的
西北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6 年 7 月 7 日，《人民日报》曾刊文《交
通大学七月中旬开始迁往西安》指出：“交通大
学一二年级的教师们，将在 7 月中旬开始迁往
新兴工业城市西安。看看教师们好像在搬家，实
际上却是一次愉快的旅行。”

西迁老教授郑善维回忆当年西迁专列上的
情景是这样的，“沿沪宁、京沪、陇海线，要经过
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等省，全程约 1500 公
里……对于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来说，旅程
时间路程如此之长还是第一次。尽管我们都
是硬座，但因为我们年轻，也许还因为我们奔
赴西北的激动心情，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
没有多少睡意。白天我们从车窗外望，看到了
广阔的平原，看到了一座座城市，看到了林立的
工厂，看到了田园村庄。入夜，我们透过车窗外
望，看到了祖国大地迷人的夜色……”

1957 年 6 月，周恩来总理关心交大西迁工
作并做出重要指示，“一切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
设”，随后迁校工作进入新的高潮。西迁先辈们
回想起当年都会不约而同地说：“祖国需要我们
去哪里，我们背起行囊就去哪里！”

一张张西迁乘车证就像是一个个西迁人对
祖国、对时代的庄严承诺。“向科学进军、建设大
西北”，西安交大不忘初心，继续完成历史给出
的答卷。 （康雨晴）

只要上过大学的人，几乎都会有撰写论文
的经历。如今，我国更是世界第一论文大国，但
纵观历史和当今，真正具有文物收藏价值的论
文却非常少见。然而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史
馆中，却珍藏着几本当年本科生的论文。

这些论文之所以具有收藏价值，并不在于
论文作者有多么“知名”，而是因为这些论文的
指导老师，全部是功勋赫赫的两弹元勋。

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研究员丁兆君介绍，
目前该校校史馆中展出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获得者指导的本科论文，包括彭桓武指导的 1963
届学生张康生题为《逐次散射法求介中子的时
间、空间、能量、角分布》的论文，于敏、何祚庥指导
的 1964 届学生林春灿题为《介质不均匀性对高
能中子增殖性能的影响》的论文，以及陈芳允、张
俊荣指导的 1964 届学生李力田题为《由调位干
扰引起的取样显示设备的波形失真》的论文。

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流逝，当年意气风
发的青年学生已是暮年老人，曾经悉心指导他们
的元勋导师们更是多已仙逝，但这些已经泛黄的
本科论文，却依然静静地躺在陈列柜中，向人们
讲述着关于中科大成立早期的那段激情岁月。

上世纪 50 年代，正值我国科技大发展的时
期。1956 年，中共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
召，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
规划，对未来 12 年国家科技事业的各个方面作
出了全面部署。

1958 年 5 月 9 日，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主管科
技工作的中央科学小组组长聂荣臻副总理和中
宣部以及时任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教育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康生呈交请示，建议由中国科学院试
办一所大学。该报告于 6 月 2 日得到中央书记处
会议批准。经过仅仅三个多月时间的紧张筹备，
这所大学于同年 9 月 20 日正式成立。

这便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新成立的中国科大所设的 13 个系 41 个专

业，几乎全部是当时中国科学技术的空白、薄弱

环节，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国家的需求。正如聂荣
臻在开学典礼上所说，“在短时期内，使我国最
急需的、薄弱的、新兴的科学部门迅速赶上先进
国家水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就是在这样的要
求下筹办的”。

同时，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科大的办
学模式充分借鉴了苏联一些高校的经验，其 13
个系分别对口于中国科学院不同的研究所，由
各所领导、著名科学家兼任系主任，主要任课教
师也都由研究所的科学家担任，是为“所系结
合”。也正因如此，大量中科院的优秀科技精英
得以进入中国科大，这其中，就包括了那些德高
望重的两弹元勋。

据丁兆君介绍，当时在中国科大任教的“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就包括了应用地球物
理系主任赵九章、化学物理系主任郭永怀、力学
和力学工程系主任钱学森，而钱三强、彭桓武、
陈芳允、程开甲、杨嘉墀、陈能宽、于敏、周光召
等人，也成为了学校的兼职教授。

毫无疑问，当时中国科大的学生是幸福的。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他们可以和这些学术大家
朝夕相处，更能得到他们的悉心指导，校史馆中
所陈列的这几篇本科论文，便是这种关系的最好
印证。透过它们，我们似乎还能看到那一双双将
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从图纸变为实物的双手，在
稿纸上为普通的本科学生修改论文的场景，这场
景穿越历史，至今仍震撼人心。 （陈彬）

编者按

展品名称：两弹元勋指导的本科论文
收藏高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一所学校

一种精神

一项研发

一种理念

校史馆里的

展品名称：西迁列车乘车证
收藏高校：西安交通大学

走进江南大学校史馆，在
一份份记录岁月雕痕的珍贵
史料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尤
为“显眼”。照片中，身着浅色
大衣的毛泽东主席在周围人
的簇拥中，神态安详，他身边
的群众一个个笑逐颜开、喜气
洋洋。

这张照片拍摄于 1955 年
4 月 16 日。当时，江苏省政协
第一届委员会正在召开，参会
人员在会议举行地南京受到
了毛主席的接见，于是便留下
了这张珍贵的照片。至于这张
照片为何被陈列在江南大学
的校史馆，则是因为照片中的
一个人与这所学校有着深厚
的情缘。

这个人便是有着“啤酒大
王”之称的我国发酵学科专家、发酵专
业教育创始人之一朱宝镛。在这张照片
中，他位于毛主席左手边第一位。这张
距今 60 余年的照片虽不甚清晰，但从
朱宝镛那热情洋溢的笑容里，还是可窥
见当时他的激动与欣喜。

上世纪 50 年代，能与伟人近距离
接触并合影留念，那是何等的荣耀。究
竟是什么原因让朱宝镛获此“殊荣”？

朱宝镛出生于 1906 年。受五四运动
影响，年轻的朱宝镛萌生了“实业救国”

“科学救国”的志愿，并于 1924 年远赴日
本和欧洲留学。1936 年秋，在被授予生化
工程师学衔后，他怀着满腔爱国热情，毅
然决然地回到祖国的怀抱大展宏图。

1949 年秋，朱宝镛应无锡原江南大
学之聘，执教于该校，挑起建设“农产制
造系”的重担。当时，该系既无专业教师，
又无实验设备，基本上是白手起家。面
对困难，朱宝镛四处聘请老师，想方设法
购买设备，经过几个月努力，“农产制造
系”初具规模。此后在该系的基础上，改
建成我国第一个食品工业系。1952 年全
国院系调整时，朱宝镛调至南京工学院，
并协助筹建了南京工学院“食品工业
系”，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发酵工程专业，
为我国发酵学科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也正是在南京工学院工作期间，朱
宝镛参加了江苏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
议，并在那里得到了这张与毛主席的珍
贵合影。

1958 年，作为无锡轻工业学院（现
江南大学前身）建院筹委会负责人之
一，朱宝镛来到了无锡。在这里，他自己
动手改造实验室，建立教学秩序，并被
委任为无锡轻工业学院第一任教学副
院长，以后便一直留在轻院工作。

朱宝镛治学严谨、学识渊博，堪称
“博学多能”———从基础科学到应用、理
论和实践融会贯通，能说会做。多年来，
他一直从事发酵专业教育，并克服困
难，从无到有编写了《啤酒工艺学》等多
种教材，招收了我国第一个发酵工学的
硕士研究生。如今，他的许多学生都已
经成为酿造研究机构、酒厂的负责人或
中坚技术骨干。

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之外，朱宝镛还
抽时间进行大量研究，特别在以大米酿
造啤酒和山葡萄酒酵母选育方面取得
了成果，对我国酿造业，特别是啤酒工
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蜚声
海内外。

1995 年，90 岁高龄的朱宝镛因病
离开了人世，他的弟子们自发在江南大
学组织捐设“朱宝镛奖学金”，以他的名
字命名的“朱宝镛特称团支部”，一直传
承至今。而那张已经有些发黄的照片，
则作为先生实干精神的另一重象征，永
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张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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